
“大学”一词在《礼记》中的三重内涵阐释

申淑华

　　摘　要：对“大学”一词的不同理解，是造成《大学》解释不同的原因之一。 “大学”一词的含义应上溯到《礼
记》。 在《礼记》中，“大学”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教学机构，与“小学”对举，是对接近成人的王公贵族和国中俊秀

之士，围绕诗、书、礼、乐等内容，进行的崇善、黜恶教育；二是作为养老场所，主要是针对有德行的从政退休者，即国

老而非庶老、乡老，天子以礼待之，向社会申明孝悌之义，达到国家教化的目的；三是与教学相关的义理内涵，此即

“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学之礼”。 《大学》篇则是专言“大学之道”。 “大学”在《礼记》中的不同含

义，既受《礼记》跨时代性的成书过程影响，又取决于作者以礼治重构社会秩序的需要。 这些不同含义奠定了“大
学”一词与《大学》文本解释的基调，而解释的纷争亦于此初见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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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
对《大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其独立成篇前的研究，
非但不能脱离《礼记》，反而要将其置于《礼记》中进

行。 《大学》中的概念引起后学诸多分歧，对于篇名

“大学”一词的解释就各有不同。 而对于“大学”一
词的不同理解，是造成解释《大学》不同的原因之

一。 针对此，对《礼记》中“大学”一词的含义进行阐

释就显得尤为重要。
《礼记》有五章共 １１ 处提及“大学”一词。 分别

是《王制》章 １ 处；《学记》５ 处；《乐记》１ 处；《祭义》
３ 处；《大学》１ 处（不含《大学》篇名）。 综合来看，
在《礼记》中，“大学”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教学机构，
其次是养老场所，最后是与教学相关的义理内涵。

一、“大学”作为教学机构

中国古代关于教学机构的记载可见《孟子》，针

对滕文公所问的为国之道，孟子认为教学也是其中

重要的一项。 《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

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

也。”孟子提出，要设置庠、序、学、校以教育人民。
庠、序、学、校四者内容各有所侧重。 朱熹对此解释

道：“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
皆乡学也。 学，国学也。” ［１］２５５孟子所谓的设“庠序

学校”是对夏商周三代教学机构的综合，朝代不同，
称谓不同：夏朝称为“校”，商朝称为“序”，周朝称为

“庠”。 而“学”则是共同的，即学习的目的都是使人

懂得人伦道理。
《礼记》的《王制》篇也有对于先秦教学机构的

记载。 在阐释教学机构时与“小学”对举提及“大
学”，《王制》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 小学在公

宫南之左， 大学在郊。 天子曰辟廱， 诸侯曰頖

宫。” ［２］５０２《王制》指出，教学机构的设置要经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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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分别有小学和大学两个等级。 小学在君王宫

殿南向东侧。 小学的这种设置方位，后代有所沿袭，
比如清代皇家子弟读书的学堂，也在乾清宫的东南

侧，又比如四合院中的私塾位置也倾向设置在东侧。
“大学在郊”，指大学在都城之外，在郊外。 那

郊外的大学距离都城有多远呢？ 郑玄认为这会因国

之大小的不同而不同，他引《尚书传》解释道：“百里

之国，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九里之郊；五十里之

国，三里之郊。” ［２］５０２孔颖达认为按照郑玄这一说

法，“大学在郊”当属在近郊而非远郊，近郊是远郊

距离的一半。 《王制》还指出，同样设置大学，天子

和诸侯的称谓还不同，天子设置的叫辟廱，诸侯的叫

宫。
那么，《王制》篇中所说的小学、大学，是先秦哪

个时期的教学机构呢？ 郑玄认为是殷商时期的教学

机构。 对此孔颖达表示赞同，他主要依据《王制》篇
中的一段话：“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

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

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

老于虞庠。 虞庠在国之西郊。” ［２］５７５孔颖达认为，
所谓“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左应为

小学，右为大学，这也符合前文所说的“小学在公宫

南之左”。
《王制》提出，在百姓安居乐业之后，要附以“兴

学”，郑玄称“立小学、大学” ［２］５４０，即兴办教学机构

对其进行教化：“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 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

时，民咸安其居， 乐事劝功， 尊君亲上， 然后兴

学。” ［２］５４０围绕“兴学”，《王制》分别阐述了教化的

目的、主导官员者、对象、内容等方面。
首先，关于教化的目的，《王制》指出分别是节

制民性、兴起民德、防检淫逸、同化风俗、致孝恤孤。
综合来看，这些教化目的可以分为崇善、黜恶两个方

面：崇善通过尚贤而推崇道德来实现，黜恶通过简择

不肖而罢黜恶行来达成。
其次，教化工作是由司徒主导完成的，司徒就是

掌握礼乐教化的官职。 至于“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

升之学”的“学”之所指，郑玄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认

为“学”指的就是大学。
再次，关于大学教育的受教对象，《王制》指出

是由这两部分人构成的：一是王的嫡子、庶子，公、诸
侯、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二是国中选拔出来的俊秀

之士。 除了王以外等级的庶子是没有机会接受大学

教育的，可见中国古代尊卑贵贱观念深刻影响着教

育。 此外，尽管选拔出来的国中俊秀之士可以进入

大学，看似给了民众的机会，但笔者认为这非针对普

通百姓而言，因为按《王制》所言“诸侯之上大夫卿、
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２］４４９，俊秀之士

当自士阶层而止，并非包含农、工、商等士以下等级，
这是要值得注意而不能混淆的。

最后，关于大学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诗、书、
礼、乐展开。 这些内容并非同时开课，而是有教授时

间先后的不同：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此外，关于入大学的年龄，《王制》虽然没有提

及，不过郑玄引《尚书传》称：“年十五始入小学，十
八入大学。” ［２］５４６ 孔颖达引《尚书周传》进一步说

道：“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三入小学，二十

入大学。” ［２］５５０孔颖达又引《书传略说》称：“余子十

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 ［２］５５０看似入小学有十五、
十三岁的不同，入大学有十八、二十岁的区别，实际

上，孔颖达是对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导致入学年龄的

不同进行了细致划分。 以大学入学年龄为例，并不

代表存在是十八还是二十岁入学的争议，实则是针

对受教育对象不同而规定的入学年龄的差异：适子

二十入大学，余子十八入大学。 即便同样作为嫡子，
且同样出自权贵之家，却因等级高低导致受教育的

时间早晚略有不同。 不过即便如此，可以确定的是，
大学教育都是对接近成人的教育。 所以大学教育属

于教育的高级阶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大学”作为养老场所

在《礼记》中，“大学”除了具有教学机构的含

义，还作为养老场所被提及，这主要体现在《乐记》
和《祭义》中。

郑玄界定《乐记》篇的性质是“记乐之义”，他
说：“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 ［２］１４５５不过，
《乐记》并非单纯讨论音乐本身，而是以礼、乐对讲

来论述音乐的天地之理、人伦之义及其功用价值。
《乐记》称，孔子和精通音乐的弟子宾牟贾讨论音

乐，提到武王克商之后修文立教，兼及养老问题，在
此提及“大学”。 孔子说道：“食三老、五更于大学，
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

教诸侯之弟也。” ［２］１５５０何谓“三老五更”？ 郑玄对

于“三老五更”进行过两次解释，一次是在《乐记》篇
中，对上文孔子之言解释说：“三老、五更，互言之

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２］１５５０郑玄认为三

老、五更是通晓三德、五事之人。 “三德” “五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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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尚书·洪范》。 《洪范》称：“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刚克，三曰柔克。” ［３］４６５又称：“五事：一曰貌，二
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从，视
曰明，听曰聪，思曰睿。” ［３］４５４可见，三老、五更是品

德高尚、聪明睿智之人。
此外，《文王世子》篇亦有“三老五更”之说，称

天子：“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

之席位焉。 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 退，
修之以孝养也。” ［２］８６６郑玄于此处解释称：“三老、
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 天子以父兄

养之，示天下之孝弟也。 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

星，天 所 因 以 照 明 天 下 者。 群 老 无 数， 其 礼

亡。” ［２］８６６王若虚认为郑玄“取象三辰五星”之说

“甚陋”，他赞同蔡邕的观点，以“更”为“叟”字之

误，指长老之称，反对三老、五更各一人，以三老为三

人，五更为五人。 同时，王若虚还认为郑玄对于“三
老五更”的两处解释相异：“夫以一经一事，一人解

之而自立二义，可乎？” ［４］ 孔颖达坚持“疏不破注”
的原则，认为蔡邕的观点与郑玄之义不符合，所以并

未采纳，同时认为郑玄对于“三老五更”的两处解释

是相互包含的关系。
对于郑玄的两处“三老五更”解释的关系，笔者

认为，王若虚所谓的相异和孔颖达所说的相包，二说

并列，构成对于“三老五更”的完整解释：“三老五

更”从德性而言，是能通晓三德、五事之人；从出处

而言，是从政退休者；从其发挥社会作用而言，则是

申明孝悌之义；从其称谓来源而言，则是取象星辰。
郑玄以“三老五更”取象星辰，这也反映了汉代学术

注重构建人伦的天道依据特点。
简而言之，“三老五更”是指品行高尚且有官位

的退休老人确定无疑。 而《礼运》篇又称：“三公在

朝，三老在学。” ［２］９３７ 亦可佐证“食三老五更于大

学”之说。 “食三老五更于大学”之说又见于《祭义》
篇。 在阐述孝道的时候，《祭义》指明虞、夏、殷、周，
皆尊重老人，“尚齿”、不“遗年”，以尊老为贵。 《祭
义》以教育诸侯懂得孝、悌、德、养、臣五者为天下之

大教。 其中，“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
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

也”之言与《乐记》记载相同，皆是形容天子如何以

礼对待“三老五更”。 通过善待“三老五更”，国家养

国老于大学，乡里仿效，起到上行下效的示范效果，
形成尊老、不恃强凌弱、不以众暴寡的风气，达到治

理社会风气的目的。
此外，因教学机构称谓及设置地点不同，虞、夏、

殷、周养老机构的称谓及养老方式各不相同。 对教

学机构的不同称谓，据《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

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

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

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虞庠在国之西

郊。” ［２］５７５不仅称谓不同，养老方式或对待老人之

礼也有所不同。 《内则》称：“凡养老，有虞氏以燕

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

侯。” ［２］１１４７如《内则》所言，则“殷人以食礼”中的

“食礼”与“食三老五更于大学”之“食”相通。 又由

《王制》之言可见，仅有殷商称养老机构为学，并依

照前文“左学小、右学大”之言来看，“养国老于右

学”应是“食三老五更于大学”之意。 这也侧面说

明，“三老五更”是国老，是从国家退休的有德行的

官员，而非一般致仕的庶老，也非乡里有德望的乡

老。 综上，“大学”作为养老场所，亦是殷商之制。

三、“大学”作为教学应遵循的
义理内涵

　 　 《礼记》中提及“大学”最多者当属《学记》篇。
郑玄界定 《学记》 篇性质为： “以其记人学教之

义。” ［２］１４２３《学记》主要阐述教与学之必要性、教学

之原则方法等内容，即围绕教学而展开的义理内涵，
这是“大学”的第三重含义。

关于“教”与“学”之必要性，《学记》认为，“教”
完成的是国家教化民众的任务；“学”则可使民至道

择善。 教与学是师与生分别作为主体的双向而又有

密切交织互动的过程，故《学记》提出教学相长。 关

于教学机构，从地方到国家因层级不同，称谓又有所

不同。 《学记》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

序，国有学。” ［２］１４２６“国有学”之“学”当为《王制》中
的“小学”“大学”。

《学记》所言的“大学”，主要将其作为学习的高

级阶段，并进而阐释这一阶段的学习所应遵循的义

理内涵，此即“大学之道” “大学之教” “大学之法”
“大学之礼”四个方面。

１．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是“大学”所要实现的从个体出发，
推广到整体，而达到全社会得以教化的目的。 从个

体层面而言，个体要学有所成，脱离野蛮达到文质彬

彬的状态，《学记》将其分为“小成”与“大成”两个

阶段。 这两个阶段是经过学习后达到的不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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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称：“一年，视离经辨志。 三年，视敬业乐群。
五年，视博习亲师。 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２］１４２６经

过七年的学习，学成者可谓“小成”。 “小成”可以谈

道论学，以文会友。 经过九年的学习，学有“大成”。
“大成”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能够“知类通达”，即不

局限于所学内容，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已知

推及未知。 二是“强立而不反”。 郑玄认为：“强立，
临事不惑也。 不反，不违失师道。” ［２］１４２６孔颖达进

一步疏解：“‘强立’，谓专强独立，不有疑滞，‘而不

反’，谓不违失师教之道。” ［２］１４２８实则，郑注孔疏并

未完全揭示大成之意。 笔者认为，基于先秦儒家文

化来看，“立”实则是孔子所谓“立于礼” “三十而

立”之“立”，指经过礼乐教化，人完成由自然人到教

化人的转变。 礼乐教化根植于人心，成为人的行为

依据。 这就达成了礼乐教化对人的文饰作用，使人

脱离野蛮而达到文质彬彬的状态，此即不反。
“大学之道”的教化目的从社会层面而言，则是

由个体到整体，实现整个社会民众被影响之效果。
《学记》称“大成”之后：“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

说服而远者怀之。 此大学之道也。” ［２］１４２６－１４２７也就

是说，社会风尚的改变，需要以“大成”为前提条件，
个体学有“大成”，才能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才能由

个体影响整体，发挥个体对整体的示范影响作用。
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先秦时期，教育资源极其有

限的情况下，想要对社会全体进行教育是无法实现

的。 而要达到对社会整体的道德教化，更多的则需

要借助由上到下、由个体到群体的示范影响作用，以
达到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效果。 所以“教化”一词

中，“化”更多是这一含义的体现。 反观《礼记》中教

育的对象，更多的是指向个体或个别的群体或阶层，
就“大学”而言，执政者、执政阶层是其教育所面临

的主要对象。 孔子也以教育弟子辅佐君王管理好国

家为己任。 弟子樊迟请教学稼、学圃之事，孔子的回

答是不如老农、老圃，强调自己教学的目的是实现政

治治理。 所以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

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

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１］１４２

由“大学之道”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

论：一是“大学”通过教化发挥政治治理的作用，在
《学记》中就有所体现；二是由此可以推知《学记》和
《大学》 的关系。 陈梦家说 《学记》 是 《大学》 之

传［５］ ，笔者觉得恰恰相反，《大学》是《学记》之传。
《大学》专言“大学之道”，篇首即言：“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２］２２３６而《学记》除

了“大学之道”，还兼及“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
学之礼”等方面的内容。

２．大学之教

“大学之教”主要阐释的是教学之前的仪式和

教学中、教学后的相关规范。 教学之前的仪式有

“七伦”，指七种仪式。 《学记》称：“大学始教，皮弁

祭菜，示敬道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学鼓

箧，孙其业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未卜禘不视

学，游其志也。 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 幼者听而弗

问，学不躐等也。” ［２］１４２９－１４３０每一句前半句为具体

仪式内容，后半句阐释如此做的道理。 从内容来看，
“七伦”大致讲了四个方面：前两句阐释开学仪式：
穿着礼服，祭祀先圣先师，以示礼敬；奏《小雅》中的

《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以序其始。 三句、
四句阐释发放和准备好教学相关物品，击鼓发箧，使
学者恭顺经业；准备好槄、荆二物，以笞挞那些不听

话的学生。 五句、六句阐释王者、管理者怎样做以使

学者能够游其志、存其心，即王者如果没有进行五年

一次的禘祭就不要轻易去视学；作为教育者则要多

看少说。 言外之意，要给予学者足够学习思考的时

间，尊重学习规律所体现出的过程性。 最后一句阐

释教学要遵循规律，年纪小的学习者要多旁听少发

问，以沉潜自得；学习要有阶段性，学不躐等。
“大学之教”还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学之后也

有些具体规范要求。 《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
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 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
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
不能乐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
焉。 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
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２］１４３２

“教也时”是说教学要张弛有度；“教有正业”，
强调要有正规的教授内容；“退息有居学”，是说课

下的时候也要有所学习。 教学的内容要多样化，如
此才能使学生精通乐、诗、礼、艺，才能乐学，才能做

到藏（心有所系于学）、修（修习而不废）、息（休憩之

时也在想着学）、游（优游之际也在学）。 《学记》强
调既要时刻想着学习，又要加以调节，不要把学习变

成苦差事，要主动乐于学习。 如此，才能使学生安学

亲师、乐友信道，即便离开了老师的辅导，也能强立

不反，学有所成。
当然，《学记》也批判了彼时不重视教学相关规

范的后果。 由于不能按照“大学之教”相关教学规

范展开教学，就导致出现不尊重教学规律性，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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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知识掌握程度的把握；教学不具有针对性，
不能因材施教等后果。 这样，无论是从教者而言，还
是从学者而言，都把教学当成了一件苦差事，教与学

不能彼此增益、相长，学生也不能牢固地掌握知识。
３．大学之法

“大学之法”并非指教学方法，而是指教学兴废

的理论，此即“四兴” “六废”。 “四兴” “六废”是针

对教之理论层面而展开的深入探讨，对于我们今天

的教育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借鉴。 所谓

“四兴”是指兴教的四点原则：“大学之法：禁于未发

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

善之谓摩。 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２］１４３７ “大学

之法”要符合或遵循豫、时、孙、摩四点原则。 “六
废”是指致使教学废弃的六种做法：“发然后禁，则
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

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

逆其 师； 燕 辟 废 其 学。 此 六 者， 教 之 所 由 废

也。” ［２］１４３８

关于两者的关系，孔颖达指出，“六废”的前四

点分别与“四兴”相对应，后两点不与“四兴”相对。
仔细看来，笔者认为“六废”前三点分别与“四兴”前
三点对应，而后三点则与第四点对应。 这四方面内

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要禁于未发。 《学记》提出“未发”之说。

《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２］１９８７，“未发” “已发”是宋明理学的重要

概念。 在《学记》中，郑玄以“情欲未生” 解释“未

发”，这与《中庸》“未发”含义接近，皆指人的情欲未

萌发状态而言。 所以“大学”之教要求人节制情欲，
针对此，“四兴”正面强调人应在人恶念未萌生之前

加以禁绝，这才是未雨绸缪之“豫”；而“六废”则反

面论说如果情欲已生，再去禁止，则扞格难入。
第二，要教当其可。 “四兴”所谓要教当其可，

就是说要在一定的年龄阶段给予一定的教育，过早

或过晚皆不可。 针对入“大学”的年龄，郑玄、孔颖

达有十八、二十之说，这说明“大学”是成人教育。
“六废”则从反面阐释，如果错过了教育和学习的最

佳时机，再怎么努力、怎么辛苦也难有所成。
第三，要论齿而教，因材施教。 “四兴”强调教

学要逊顺其性，因长幼、资质不同而因材施教：年长、
才大者要教以大事；年幼、才小者要教以小事。 否

则，则如“六废”所言，所教杂乱没有章法，而章法坏

乱，则难以再修治教化。
第四，要相观而善，切磋琢磨。 针对“四兴”提

出的“相观而善之谓摩”，孔颖达解释得比较到位，
他说：“受学之法，言人人竞问，则师思不专，故令弟

子共推长者能者一人谘问，余小、不能者但观听长者

之问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谓之摩

也。” ［２］１４３７－１４３８古代教师群体授课，学生年龄不同，
接受程度也不同。 对于疑问，可以推举能者、长者来

提问，然后能者、长者再解答众人疑惑。 “相观而善

之谓摩”强调的是群体间相互切磋学习，师友对于

学习的辅助作用。 反之，“六废”后三点则从反面强

调，独学无友会导致孤陋寡闻，亵渎师友、忤逆师道

则会致使学业荒废。
４．大学之礼

《学记》提出“大学之礼”，核心思想是提倡尊师

重道。 《学记》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 师严然后

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

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 大

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２］１４４３

《学记》认为，只有老师获得尊重，所传授之道才能

得到重视，民众才敬重学习这件事。 国君对于国家

风尚具有引领作用，有鉴于此，《学记》强调，天子对

于为师者的尊重，是尊师重道的关键所在。 所以，天
子可以不令为师者行北面臣子之礼，以此彰显尊师，
达到尊师重教的目的。

结　 语

为何“大学”一词在《礼记》一部著作中却有如

此不同的内涵？ 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点。
其一，受 《礼记》 跨时代性的成书过程影响。

《礼记》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作。 历代以

来，针对《礼记》作者及成书时代的问题，学界一直

争论不休。 关于作者，《史记》认为是孔子所作，《汉
书·艺文志》持七十子后学之说。 后者多为学界所

接受。 因为作者不同，所以写作时间、编辑整理时间

也相应不同。 周予同认为，《礼记》 “是春秋到汉初

的散文总集” ［６］ 。 王锷的《〈礼记〉成书考》指出，
《礼记》四十六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成篇年代也

各有先后，不是完成于同一个时期、同一个社会环境

之中。 对于《礼记》来说，至少涉及三个时间跨度：
一是各篇作者之间的年代跨度，二是各篇写作、编辑

的时间跨度，三是所反映内容的时代跨度。 而第三

点的时间长度显然远远超过前二者。 “大学”一词

内涵的多重性，相应的也受三方面影响，一是作者思

想观念，二是时代思想理论背景，三是思想在时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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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展开过程。 比如《礼记》中提及“大学”一词的

五章，暂且搁置其他争议，以王锷为例，他认为《大
学》《学记》《乐记》成篇于战国前期，《大学》《学记》
属于孔、曾所作，《乐记》属于公孙尼子所作；《祭义》
《王制》属于战国中期《孟子》之前的文献。 不过，
“大学”一词内涵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由《礼记》所反

映内容的跨时代性决定的。 众所周知，概念的内涵

会随着时间发展、社会变迁、思想变化而不断丰富发

展。 《礼记》中“大学”一词作为教学和养老机构，是
对虞、夏、殷、周历时两千年左右的学校制度和养老

方式的记载。 而作为教学义理内涵的“大学”之义，
无论是从思想发展逻辑，还是从文献资料佐证来看，
显然在内涵上远远比前二者更为丰富，反映的应该

是春秋末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的教与学相关内容。
其二，出于以礼治重构社会秩序的需要。 文化

典籍从来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者，它承载着创作者

彼时明鉴当下社会的文化功能。 周公“制礼作乐”，
到春秋末整个社会面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 从

春秋末至汉初 ２７０ 年左右的时间里，如何通过教化

方式、礼乐手段，重塑社会秩序，是此一时期学者面

临的主要问题。 《礼记》作者与编辑者们，试图通过

对文献典籍的创作、整理与解释，重构社会秩序，以
礼乐构建礼治社会。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社会发挥着规范、文饰、教化等作用。
“礼”作为社会规范，上到天子的祭祀，下到百姓的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发挥着具体的规范作用。
“礼”作为社会的文饰、节文，是文明的象征，故孔子

对于林放问礼之本高度赞扬。 “礼”作为行为规范

的文饰，无礼则无节文。 “礼”与诗、书、易、乐、春秋

一起构成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文饰和教

化作用使得“礼”作为社会规范与刑、法等有了本质

的不同，在儒家看来，礼乐是使人沁润内心，主动向

善，而不依赖外在强制手段，是比刑、法更好的社会

行为治理和规范的手段。 而“大学”无论是作为教

学机构、养老机构，还是教学义理，无不是为践行这

一礼治宗旨服务的。
毋庸置疑的是，“大学”一词在《礼记》文本中的

三重内涵，奠定了“大学”一词与《大学》文本解释的

基调，而解释的纷争亦于此初见肇端。 杜佑《通典》
称大学为上庠，是教学机构。 郑玄、孔颖达认为大学

是为政之学，是就教化的现实功用层面而言。 朱熹

认为大学是为学达道的方法，王阳明认为大学是大

德之人之学，则分别是就教学的目的而言，属于教学

的义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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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ｏｏｋｓ，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ｔ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ｎａｍｅｌ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ｄｅｒ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 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ｒｔｅｓ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ｍ⁃
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ｂｅｇａｎ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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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大学”一词在《礼记》中的三重内涵阐释


